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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癯鸥戏墨》作者考证 

汤　凌

（同济大学 中文系，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摘　要］《癯鸥戏墨》两卷是由晚清天津著述家徐士銮１８８５年刊印、原题“津门东海癯鸥撰”的作品选集。但是参照徐士銮
之生平履历，从该书的书前序言、收录内容到言语细节，不难得出“东海癯鸥”正是徐士銮本人的化名。《癯鸥戏墨》既揭示

了徐士銮罕为人知的生活经历，也表现了他晚年复杂、矛盾的思想情感，对于徐士銮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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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士銮（１８３３－１９１５），字苑卿，号沅青，天津
人，晚清官僚、画家、著述家、刻书家。徐士銮出身

天津寿岂堂徐氏，是民国总统徐世昌的曾叔祖。徐

士銮自小“克绳祖武，学古有获”［１］８，咸丰八年

（１８５８）中戊午科顺天举人，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任
京师内阁中书，后推升内阁典籍、文渊阁检阅、内阁

侍读等职，记名御史。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徐士銮
选授浙江台州知府。作郡期间，他广推文教、重医

济世，奈何时局动乱、吏治腐败，最终于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４９岁时托病辞官、致政归里。此后 ３０余
年，徐士銮一直赋闲津门、以书为业，直至民国四年

（１９１５）８月３０日去世，享年８３岁。徐士銮一生勤
于刻书、著述繁富，由他著述、刊刻的书籍近４０种，

在文学、绘画、方志学、医药学、古钱学等诸多领域

皆有一定贡献。（如图１）

图１　徐士銮像（取自天津徐氏濠园１９３２年版《敬
乡笔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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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凌：《癯鸥戏墨》作者考证

　　一　问题缘起

《癯鸥戏墨》是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徐士銮中年
引疾归里后刊刻的作品。书凡二卷，扉页正面有鹿

门小隐题字“癯鸥戏墨”，扉页背面印有“光绪乙酉

年春二月津门蝶园雕版”字样。诗星阁主人作骈文

序言。目录、每卷首页均题有“津门东海癯鸥?”。

卷一收录集《桃花扇》及《燕子笺》句酒筹各百五十

支，骈体序记书共六篇；卷二收录书扇屏二则，集唐

人及姜白石句诗共４９首，《蝶园词曲》１６首，《花间
楹联丛话》十三则。那么，作为本书撰者的“东海癯

鸥”究竟是谁？“东海癯鸥”与徐士銮是否为同一

人呢？

民国间，据徐家后人徐世章在重印《敬乡笔述》

跋中描述［１］１７６：当时徐士銮“自校刊行”的作品只有

《医方丛话》和《宋艳》两部，《癯鸥戏墨》和《文体骈

俪》未见传抄本，另有《酒筹谱》一种，“已为南省士

人购去”。按照徐世章的意思，《癯鸥戏墨》即为徐

士銮本人所著述。１９４０年３月，周作人在其随笔
《书房一角·看书偶记》中说，他昔年曾得《癯鸥戏

墨》一册，并对该书作了几处推断［２］。他认为由

“津门东海癯鸥”可推知天津徐氏，徐世章说的《酒

筹谱》就是《戏墨》，因为该书差不多是全部酒筹。

究其依据，笔者推测，盖因徐氏家谱《续修族谱序》

后记有“徐，东海商音，颛顼之裔，嬴姓伯益之后封

于徐子孙，因氏”等语［３］，“东海”二字即出于此；天

津历史上曾为直隶省东海县，所以徐世昌以此为郡

望，自号“东海老人”“徐东海”“东海相国”等［４］。

在今存的寿岂堂徐氏河南辉卫的家祠中，院落中轴

线上建有石坊一座，柱和额坊皆为嘉禾图案浮雕，

额坊题“东海世家”，知徐氏亦曾用“东海”代称家

族姓氏。从字面上看，“癯”意为瘦，徐士銮《寄内

子》有句：“珍重深秋衣屡寄，应怜癯瘦不禁寒”［５］，

可知徐士銮身材也偏瘦；“鸥”即海鸥，暗取“鸥鹭

忘机”之典故以为自喻，故“东海癯鸥”可以解释为

“徐姓的清瘦隐士”。但对于“东海癯鸥”到底是否

就是徐士銮，周氏亦未细考，故笔者拟就此进行一

番探讨。

　　二　书前序言

《癯鸥戏墨》序言由“诗星阁主人”撰写，全文

有多处文句和注释值得揣摩。

其一，“名列薇垣，世掌丝纶”下注曰：“君先世

两代曾官中书，至君三代矣。”［６］“薇垣”即中书省。

（唐开元元年改称中书省为紫微省，简称微垣。明

清时常以薇垣称相当于中书省的中枢机构或布政

司）“丝纶”指帝王诏书。（《礼记·缁衣》：“王言

如丝，其出如纶。”孔颖达疏：“王言初出，微细如

丝，及其出行於外，言更渐大，如似纶也。”）自注处

“君”称呼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撰者“东海癯鸥”。

“中书”即“内阁中书”，即中书舍人的省称。（隋、

唐时，中书舍人为中书省的属官。明清废中书省，

于内阁设中书舍人，掌撰拟、缮写之事。官员称中

书科中书，去掉“舍人”二字，但人们仍习惯旧称）

考《续修徐氏家谱》可知，徐氏家族历史上只有四人

担任过内阁中书，分别是五世徐?（徐?“乾隆五十

七年举人。六十年乙卯会试，上命大臣复校落卷，

得文理优者三卷，忻与焉；特赏内阁中书。”［７］徐氏

家谱也称，徐?“字吟香，号晴圃……乾隆乙卯科会

试，特授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内阁侍读。”［８］６５）、

六世徐癱（徐癱“字玉蕃，号芳田……道光壬午科举

人，内阁中书。”［８］６８）、七世徐士銮（据同治十一年

《呈徐士銮履历单》载，徐士銮于咸丰十一年“报捐

内阁中书”。封建时代根据官府规定，纳捐若干，报

请取得某种官职，谓之“报捐”。该档案今藏于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七世徐士軻（徐氏家谱载，徐士

軻“字翰臣，号汉澄，优行郡增生，光绪丙子科副榜，

内阁中书……浙江后补知县，补桐乡县知县，加同

知衔补缺。后以同知直隶州用，在任后补知

府。”［８］４８）。与之对应，“先世两代”应指五世徐?

和六世徐癱，“三代”应指七世徐士銮或七世徐士

軻，故“东海癯鸥”必定是二人之一。

其二，“画有诗，诗亦有画，曾描蛱蝶之图”下注

曰：“君曾绘《太常仙蝶图》。”［６］徐士銮善于画蝶。

近代画家陆莘农在其《天津书画家小记》中便记录

了他与徐士銮的一次交流：“郁（陆莘农，字文郁）

曾见沅青画‘太常仙蝶’小立幅：一古色斑斓之青铜

酒爵，上有飞蝶，赤质而黑章前，翅尖端有残缺处，

即导常金鹃子蛱蝶也。钩染极细致。爵侧写平果

半个，心点两核。全局配置，殊简当有趣。”［９］《太

常仙蝶图》便极可能是徐莘农当时看到的小立幅。

其三，序言有两句曰：“路逢阮肇，簪花望部下

而来。情比坡仙，采药指浙东而去。”［６］“阮肇”指

刘义庆《幽明录》中所记之采药郎，“簪花”代指故

事中的仙女。“坡仙”即苏轼，其号东坡居士，又号

玉堂仙，文才盖世，仰慕者称之为“坡仙”，他先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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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任地方官，勤政爱民，政绩卓

著。地名“浙东”（古代以钱塘江为界，分为“浙

西”、“浙东”。今杭嘉湖地区古为“浙西”，而宁绍、

台温、金丽衢地区均属“浙东”地区）则包括了徐士

銮治理的台州地区，而徐士軻虽然担任过浙江桐乡

县知县，但是桐乡属嘉兴，位于浙江省北部，故便可

排除徐士軻的可能。此处结合徐士銮生平，便能理

解“诗星阁主人”的意思：前一句借用阮肇采药遇仙

之典故，说神仙受徐氏所托，随部下来到浙东救死

扶伤；后一句称赞徐士銮治理台州时通过查阅典

籍，集民间药方编撰成册，广刊济民［１０］，其爱民之

情，可比东坡。

此外，序言中多处都提到了地名“天台”，这可

与徐士銮在台州时经历相照应。如“别天台之洞”

和“?者别天台之洞”［６］都是徐士銮辞官还乡一

事；“廉吏装轻，回看桐柏山光”下注曰：“桐柏山在

台州”［６］，词句透露出徐士銮对于台州的留恋之情。

　　三　收录内容

在现存的徐士銮《蝶访居诗钞》（今存《蝶访居

文钞》一卷 、《蝶访居诗钞》五卷、《蝶访居诗余》一

卷手抄本，均题为“徐士銮撰”，或为徐士銮本人手

迹，藏于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中，收录有徐士銮

所作《有感三首》，其诗序曰：“山左廪贡邵惺者先

生（宗敬），怀才不遇，久困名场……余?骈体一序

归之（刻入癯鸥戏墨），并赠七截三首。”［５］经核对，

这篇骈文序恰恰便是《癯鸥戏墨》中收录的《山左

邵惺者因缘前记序》，且文中有句“余友邵君者，抱

不世才，有出尘概”［６］之语。两处互证，知《山左邵

惺者因缘前记序》一篇即徐士銮所作；然《癯鸥戏

墨》一书撰者仅题“东海癯鸥”一人，若无遗漏，亦

可推断全书或为徐士銮一人撰文而已。

书中几篇文章中都提到了“蛱蝶”二字，这似乎

与徐士銮喜好蛱蝶一事不无关系。徐士銮一生爱

蝶如痴：他说太常仙蝶（“太常仙蝶”原是出现在京

师太常寺的一对蝴蝶，“来去不常，忽隐忽见。衣酣

黄色，微间红白，目赤丹砂，夜则有光炯炯”，相传为

明忠魂所化，因“好与士大夫之风雅者作缘，或数千

里相访，值名人官奉常则无不至”［１１］，成为清代文

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常作为诗画题材，流传极广）曾

两至其居，颜其室曰“蝶访居”［９］；他曾从京师“厂

肆”（即今北京琉璃厂一带）购得三册《仙蝶图》，

“每得一册，便征题咏，其有图为女士绘者，亦征女

士题之”［１２］。这一爱好体现在文中，例如 “梦无彩

笔，难绘蛱蝶之图”［６］（《山左邵惺者因缘前记序》）

一句，“囊日执鞭欣慕，争传蛱蝶交飞”［６］（《艳冶

记》）一句，“蛱蝶无心，未著交飞之样”［６］（《答某

校书》）一句等。在不同的文章中如此频繁地引用

“蛱蝶”，既用以表现死生离别的凄苦恋情，又寄托

作者一种庄周梦蝶的人生感叹。

书中收录的１６首《蝶园词曲》均是有关歌妓的
赠答、寄怀作品。大部分词曲标题或注释都标记了

创作地点，如《一萼红·忆都门阎兰卿（癯鸥在浙东

作）》《金缕曲·寄津门香云（癯鸥在京作）》《前调

·杭州妹又呼杭州美》《前调·小秀凤杭州妹之养

女》《画堂春·赠钱塘歌者珍珠》等，“浙东”“津门”

“京”“杭州”等地名均可在徐士銮履历中找到

依据。

　　四　化名动机

笔名是化名的一种，源于古代文人的字号。目

前可考的最早笔名，当属《金瓶梅词话》的“兰陵笑

笑生”。明清两代笔名之所以盛行，其与小说为人

轻视的文学地位有关。小说家多为仕途无路、穷困

潦倒的文人，小说内容或讽喻时事，或附会历史，或

迎俗污秽，作者顾忌名誉而使用笔名，可避免诸多

麻烦和是非。虽然本书由徐士銮“蝶访居”刊刻，但

是若题为撰者发表行世，徐士銮也会有类似考量，

故他不得不使用笔名加以掩饰。

其一，从体裁上，该书题为“戏墨”，即点出作品

均为游戏之作。书中收录如集《桃花扇》及《燕子

笺》句酒筹、书扇屏句、集唐人及姜白石句诗等大量

内容均只用于宴席、游赏，严格意义上入不了诗赋

词曲的正规集子。所以，徐氏才会另撰《蝶访居诗

钞》《蝶访居文钞》《蝶访居诗余》等集，以辑存正式

作品留世。

其二，从题材上，该书收录了不少记述青楼狎

妓的序文和与歌妓酬唱、赠答的词曲，虽然这些作

品不乏表达真情厚谊，但述事青楼、吟叹歌妓必为

正统士林所不耻。如《陇西蘅石子绮忏集序》一文，

用骈文叙述了落魄士子“蘅石”与青楼歌妓“楚云”

情投意合，因“蝇谮交眐，蜚语忽来”［６］———在丫鬟

和鸨母的百般阻挠下，楚云无法赎身，最终泪尽殒

命的凄惨故事。又如《艳冶记》一文，徐氏亦以骈文

咏叹冶游行为：“新欢来未，哪堪暮雨朝云？岁月消

磨，自伤老大风尘。厌倦欲脱，平康恰遇知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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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啮臂，爱燕姬而若玉。”［６］全文勾画了一幅才子佳

人流连情场的光景。

诗星阁主人序言有句曰：“拾取美人香草，不是

行吟，足见我辈之钟情，极才人之能事矣。”［６］徐士

銮也的确是一“钟情”之人。不同于一般纨绔子弟

视女性为玩物的轻薄态度，在题如“津门香云”“都

门阊兰卿”“津门杨柳青人”“为玉莲歌者作”等赠

答词中，徐氏秉持着对女性赞许的口吻，表现出一

种友善而浪漫的欣赏，其间吐露的情感也相当

真挚。

虽然晚清社会动乱，文人娼妓现象相当普遍，

但是对于正统士大夫而言，这种与歌妓频频交往的

行为也是有悖伦理道德的，更何况徐士銮作为退休

官员、津门士绅，更是会引来官僚、群众之非议。于

是，他既希望保存与这些青楼女子的美好情感以为

纪念，又不希望招来他人闲语、有损名节，故使用笔

名撰书也是情理之中了。

其三，更重要的是，全书集浓艳词章为主，在思

想上透露出消极堕落的意识。譬如，开头序言诗星

阁主人便道：“香山官去，铺歌席以徘徊；彭泽归来，

赋闲情而
+

藉。消受红裙翠黛，五马神仙，流连檀

板金樽，几人风雅？”［６］全文颇有一种半生“萍飘宦

海”，自感“节屈箕山”，最后歌酒终老、得偿所愿的

劝慰之意，这恰恰也是对社会变迁中寄生城市的失

意文人情志虚空的描摹。又如，其赠邵惺的《山左

邵惺者因缘前记序》末尾道：“娇藏金屋，君其早续

前缘，艳仿玉台，我且重为后序”［６］，乃至于流连风

月、沉溺美色，反映出人生虚幻、及时行乐的观念。

“空是色，色即是空”一类宣扬佛家空无思想的语句

在文中更是重出迭见。这对于标榜儒家正统、提倡

道德教化的徐士銮来说，是颇损名节的。

徐士銮业师杨光仪曾为《蝶访居诗钞》题词曰：

“徐生徐生耐讨论，为诗可使诗教尊，六朝绮丽为足

珍，世无大雅谁扶轮。”［５］也许正是受其恩师影响、

秉着“诗教尊”的思想（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

载：杨光仪“初为词章，擅藻丽，兼工倚声，后以无裨

实学，尽焚其稿，终身不作一绮语。”［１３］杨光仪作诗

“以扶植大雅为己任”，其偏执若此。），徐士銮在编

撰个人作品集时才会删汰掉这些与诗教无关、甚至

相背离的词曲文章，然后单独成册、化名刊印；而另

一方面，又恰恰是这些无关政教的“鸡肋”才能让我

们透过历史的尘埃，探寻到处于中国社会近代转型

前夜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自我麻醉的情感生活和

复杂矛盾的思想状态……

纵观徐士銮一生，历经道、咸、同、光、宣、民国

五朝两代８０余年，从他４９岁便托病辞官、未再出
世的行为，不难看出他消极颓废的精神世界，这无

疑与晚清腐朽黑暗、风雨飘摇的社会现实有极大关

系。空有针贬时弊之热情，而缺乏改造社会之良

方，面对光怪陆离的衰世景况，这个饱受羁绊、无力

回天的封建士大夫终究不能跨出传统儒家文化的

政教囹圄。这是那个时代给予这一类传统知识分

子的悲剧性宿命。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

卷而怀之。”当徐士銮最终明白为无道、衰亡之

“邦”立功未足，只有选择“立德、立言以补之”的不

朽道路时，一行“津门东海癯鸥”的自我解嘲，流溢

出的是彻头彻尾的失望、异乎寻常的尴尬和难以名

状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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